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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分别是开展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的重要机构，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可以开展基于保护的科学研

究、资源利用和自然教育，也可以开展基于保护、科学研究和资源利用的自然教育。 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基于整合保护的自

然教育，是公益性的体现，也为保护等其他功能的实现提供基础条件。 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需要形成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

题的自然教育的知识传播、科学精神、科学文化和科学探究体系，将植物文化与科学文化、民族文化、时代精神深度融合，探索高

端保护和科研资源科普化的自然教育新模式，在自然教育中有效渗透科学教育，促进受众的价值观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

整体主义”转变，为履行昆明⁃蒙特利尔生物多样性框架以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化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和利用以及

自然教育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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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是以自然环境为背景，依托自然资源，通过提供设施和人员服务引导公众亲近自然、认知自然、
保护自然的主题性教育过程［１］。 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分别是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的重要机构，这两类机

构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自然教育，而且其开展的自然教育是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途径［２—３］。
自 １９８０ 年以来，随着生态旅游、景观设计和环境教育的快速发展，随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建

设、植物园和国家植物园建设的兴起，我国的自然教育研究和活动快速发展，特别是 ２０１５ 年以来我国的科研

人员、民众和政府对自然教育的关注度呈显著上升［４］。
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都开展了大量自然教育的探索，但也还存在自然教育缺少顶层设计和标准化体系

建设，自发开展的自然教育存在一定同质性、无序性和盲目性；自然教育基地硬软件设施配套不完善；自然教

育的形式、内容、受众相对单一，自然教育主要为一些学校的学生参与，家庭、单位、企业参与的较少，且活动范

围窄、规模小；自然教育还未成为学生参观国家公园和植物园的主体活动形式［５］。
本文从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的保护和教育功能相互促进关系出发，探讨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基于整

合保护的自然教育特征，以期为统筹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的自然教育，进而促进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构建

高效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然教育体系提供参考。

１　 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

国家公园（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是指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

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特定陆域或海域［６］。 国家公园具有国家代表性、生
态重要性、管理可行性，其首要功能是保护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综合

功能［７］。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ＩＵＣＮ）于 １９７１ 年提出，国家公园至少要保护 １０００ｈａ 的范围以维持自然状态，自
然生态的维护必须要受到法律的保护，必须具备充足的经费与人力以适应有效保护，禁止任何资源开发活动

即使为户外游憩活动之所需亦不允许［８—９］。 ＩＵＣＮ 保护地分类体系中的全球“国家公园”已达 ６００４ 个，中国已

批准设立了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 ５ 个国家公园，并发布了 ４９ 个国家公园候选

区。 国家公园是全球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与自然资源，支撑生物圈的可持续性中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公园的诞生与自然保护思想紧密相关［１］。
植物园（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 ｂｏｔａｎｉｃ ｇａｒｄｅｎ）是植物学的园地。 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Ｂｏｔａｎｉｃ Ｇａｒｄｅｎ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ＧＣＩ）认为植物园是拥有活植物收集区，并对收集区内的植物进行记录管理，使之可用于科学研

究、保护、展示和教育的机构［１０］。 国家植物园是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以迁地保护国家本土植物多样

性为主要目的，实施国际植物园标准规范的生物多样性整合保护机构［１１］。 国家植物园具有一流的科学研究

水准、物种保护基础、科普教育能力、资源利用技术和园林园艺水平，并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国家植物园具有

国家代表性、保护系统性、社会公益性、管理可行性，是国家软实力的标志之一，在应对全球和国家生物多样性

丧失、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退化等环境问题，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技支撑［１２］。 全球目前约有 ３７６０ 个植

物园，４３ 个国家或地区建有 ８０ 多个国家植物园。 中国目前有 １６２ 个植物园，国务院 ２０２１ 年底和 ２０２２ 年中分

别批准设立了国家植物园和华南国家植物园，还将公布了 １４ 个国家植物园候选园。 建立植物园的最初动机

并不是保护，而是为了教学、利用或展示，但植物园长期的收集和管理客观上起到了对植物的保护作用，也起

到了自然教育的作用。 １９７５ 年，英国皇家邱植物园举办了关于“活植物收集在植物保护和保护为导向的研究

与公众教育中的功能” 的国际会议，关注评价植物园收集、维护、传播、调查和交流受威胁植物物种的

方式［１３—１４］。
从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的定义、主要功能和发展过程可以看，这两类国家级保护机构分别承担了就地

保护和迁地保护的功能，但也还都具有科学研究、自然教育、旅游休憩功能；国家公园保护的对象不仅限于植

物，国家植物园具有较强的资源开发利用功能。 国家公园的保护思想起源更早，而植物园稍晚些。 全球国家

公园和国家植物园全球每年有数十亿游客，是绝佳的自然教育场所。

２ 　 国家公园（中英文）　 　 　 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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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自然教育

在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中开展的各类教育活动名目繁多，有自然教育、环境教育、科学教育、保护教育、
生态教育、科学普及、科学传播、公民科学、研学旅行等等［１５］，这其中自然教育是主流。 自然教育采用以多学

科为基础的整体性方法，注重提高公众（尤其是学生群体）与自然的联结，建立人与自然的友好关系，帮助人

们理解人与自然之间重要且又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联系，促进受教育者采取积极行动，改善自然生态系统。
自然教育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主义教育（现代意义的植物园也起源于这个时期）、博物学教

育和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环境教育。 自然教育是从环境教育中衍生而出的一种行业形态，受欧美及日本的环境

教育、森林教育和自然学校的理念影响，把自然体验灵活融入了社会实践和特别活动中［１６］。 自然教育活动主

要包括自然教育课程、解说、自然探险、志愿者项目、专业培训、公益奖项和国家项目计划等 ６ 类［１７］。
自然教育是指在大自然的环境中，通过观察和探索周围的环境，用身心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和神奇，在接

触自然的过程中对自然信息的有效采集、整理、编织，培养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活价值观，形成感受自然、欣赏

自然、尊重生命的有效逻辑思维的教育过程。 例如，英国将森林教育和早教体系相结合，美国非正式教育计

划—４Ｈ （Ｈａｎｄ、Ｈｅａｄ、Ｈｅａｌｔｈ、Ｈｅａｒｔ）教育重建人与自然的连接［１８］。 自然教育关注人与自然、与环境的关系，
通过建立人与自然情感上的联结，寻求人与环境、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方式，促进各种环境问题的改善和解

决，以实现可持续发展［１９］。
植物园过去开展的教育多为科学普及，科学普及是指通过大众传媒和各种社会教育活动，对广大公众传

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活动及其过程，是在制度化学校教育之外的所有以普及科学知

识为目的的社会活动。 以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为界，可把科学普及分为传统科普和现代科普。 现代科普又经历了

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公民科学三个阶段。 科普有三大形式，即宣传型科普、教育型科普和服务型

科普［２０］。
自然教育与科普教育有着质的区别。 科普教育是为了提高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

步，国家和社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思维，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教育社会实践活动。 而自

然教育的目的在于人的自我发展和完善，在于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回归原始自然。 科普教育往往是从传授

者向接受者单向传播科学知识的活动过程，而自然教育则是一个遵循自然规律，师生相互成就、和谐共生、彼
此相融的状态和过程［１６］。

当前，中国的科学普及正经历四大转变：科学传播主体由少数科学家和科普机构为主，向政府、科学共同

体、媒体、企业、民间组织和民众个人共同参与的转变；科学传播内容由传统的单一传授科学知识为主，向传授

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以及传承科学精神、科学文化并重的转变；社会公众态度从以被动接受科学知识为主，向
主动关注科技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巨大影响的转变；科学传播方式从传统的以讲授为主，向运用电视、网络等新

技术手段的转变［２０］。 在当前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时期，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可以以自然

教育为切入点，有效提升科学传播效果。
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内的生物多样性可以提供供给、调节、支撑和文化服务等 ４ 种生态系统服务，而这

些生态系统服务又与人的生理、安全、社会、尊重、自我价值实现等需求相挂钩。 因此，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

可以作为自然教育的重要场和载体。 与此同时，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产生的保护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
生态学知识，可以用于自然教育。 在自然教育三大目标体系中，认知学习的内容有生命空间、生存空间、生产

空间和生活空间四个部分；能力提升的内容有自然观察、自然体验和自然创作三个部分；行为引导的内容有绿

色生活和绿色生产两个部分［３］，这些目标是在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中开展自然教育想要达到的最终结果，
并最终达到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３　 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中基于整合保护的自然教育

自然保护中很早就有整合保护的思想，整合保护就是统筹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 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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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合作就能实现整合保护，即通过对珍稀濒危植物、本土特有植物、重要经济植物、文化植物、旗舰种、以及

因气候变化需要人工辅助迁移的植物，通过国家公园进行就地管理和监测，同时将他们的整株、种子、花粉、营
养繁殖体、组织或细胞培养物收集到植物园中进行保存和活体维护，在此基础上进行种苗繁殖，再通过野外回

归或种群恢复实现其有效保护［２１］。 在此过程中，都需要进行研究、园艺和自然教育（图 １）。

图 １　 植物园的综合保护方法［２１］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从保护功能看，在国家层面，可以统筹全国的国家公园的就地保护和国家植物园的迁地保护，分区域实现

国家尺度的珍稀濒危生物的有效保护，推进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以及生命共同体构建［２２］。 例如，我国的自然

保护地大约就地保护了受威胁植物总种数的 ７１％，而我国的植物园大约迁地保护了受威胁植物总种数的

６５％，既没有就地保护也没有迁地保护的受威胁植物种类约 １０％。 中国布局的 ４９ 个国家公园预计可覆盖我

国现有 ５８％高等植物种类，近 ２ ／ ３ 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以及中国植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受威胁物种

中 ５５％的种类［２３］。 我国 １６ 个（含已挂牌的 ２ 个）候选国家植物园至少可以有效迁地保护我国 ５０％以上特有

植物、７０％以上珍稀濒危野生植物、８０％以上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１２］。
从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之间的关系看，两者可以合作，共享植物种质资源、监测研究数据、繁殖技术，共

同保护受威胁植物。 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可以开展基于保护的研究、利用和自然教育，也可以开展基于保

护、研究和利用的自然教育。 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在功能上都有自然教育，其保护的对象不同但可以互补，
迁地保护和就地保护可以互补，其自然教育体系相似。 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都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自然教育功能实现。 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的自然教育既是公益性的体现，也为保护等

其他功能的实现提供基础条件，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４　 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自然教育的一些思考

中国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的自然教育既要直接响应“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的中国

特色国家公园理念，又要直接响应“国家代表性、科学系统性、社会公益性”的中国国家植物园理念，两者之间

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一些不同。 但两者均可以在履行昆明⁃蒙特利尔生物多样性框架，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现化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进行自然教育，都需要解说，Ｆｒｅｅｍａｎ Ｔｉｌｄｅｎ 于 １９５７ 出版的《解说我们的遗产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Ｏｕｒ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提供了专业的阐述［２４］。 洛基山国家公园之父、环境解说的奠基人 Ｅｎｏｓ Ａ． Ｗｉｌｌｓ
认为，解说应该和参观者的个人经验相联系，解说不是单纯的信息而是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之上，解说是与其他

科学的、历史的、建筑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艺术，解说的目的是激发兴趣而不是传授知识，解说是整体的而不

是零碎的，给儿童的解说不是对成年人解说的简化［２０］。 这两位前辈相关理念仍是值得遵循的，特别要注意的

是，在自然教育中，导览式讲解并不是真正的解说。

４ 　 国家公园（中英文）　 　 　 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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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的基本模型为知识⁃缺失模型（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ｅｆｉｃｉｔ ｍｏｄｅｌ），这个模型假设改变了人的知识会影响

其态度，进而影响其行为［２０］。 因此，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的解说系统要规划好解说系统要讲什么？ 其中最

重要的便是生物多样性（植物）的美、新奇和多样性，植物与其他生物、自然环境间复杂、精巧、脆弱的相互关

系，还要讲述传统乡土（少数民族）环境知识的重要性，要讲述科学家对植物及环境保护领域的科学探索与奉

献精神，讲述保护机构的使命、愿景及在科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成就，讲述生物多样性在人们生活包括

经济、文化和美化方面的重要性，讲授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当地实践与全球观点等等。
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的解说牌是自然教育的重要载体，知识类解说牌内容制作要考虑 ３⁃３０⁃３ 原则，即

游客通过阅读标题或牌中的图片，３ｓ 即可知道这个知识点大致意思，通过 ３０ｓ 的阅读可以知道这个知识点，通
过 ３ｍｉｎ 的阅读和观察，可以全面了解这个知识点。

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在开展自然教育过程中，可以针对自然教育内容针对性不强、数字化平台建设不

够完善和特色文化融入度不高等问题［２２］，构建内容、形式、解说、人才培养和保障体系，深入挖掘乡土文化，挖
掘自然教育资源特色，提出自然教育功能实现的路径选择，形成自然教育活动的需求分析、规划筹备、组织实

施、监测评估、效果反馈的闭环管理，创新自然教育的内容与形式［２５］，试点市场化与公益性相结合的路径。
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在自然教育中要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美学、人类学为上游学科基础，以保护

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生态学、资源生物学等为学科基础。 注重互动和体验两个核心表现方法，同时要把适

地性、适用性、理性、感性、知性、扩展性进行六位一体的功能整合，还要遵守知识性、趣味性、启发性、体验性、
生态性和公益性 ６ 原则。

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的自然教育要有自身的特点，特别是综合考虑了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的自然教

育，需要（１）形成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题的自然教育的知识传播、科学精神、科学文化和科学探究体系，将
植物文化与科学文化、民族文化、时代精神深度融合；（２）要创建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题，以高端科研资源

科普化为手段的自然教育新模式；（３）在自然教育中有效渗透科学教育，与校内教育形成优势互补，促进中小

学生的素质教育，促进价值观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整体主义”转变；（４）为公民服务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珍稀濒危植物抢救与保育提供参考，为相关执法机构执法提供科技支撑，进而保障国家生物安全。
面向未来，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的自然教育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要注重过程，而不是结果；注重参

与，而不是听教；注重在体验中提升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形式的应付与敷衍。 特别是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要

对当前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生态系统恢复、可持续发展等人类面临的共同的挑战，从一体健康的角

度中开展自然教育，提升自然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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